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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畢業五十周年重聚的我見我思我感

	陳讚煌
	



兩年前在哥斯達黎加(4/9-14)舉辦的同學會,公推台灣地區接辦二○一二畢業五十周年重聚會之後,一定有許多人像我一樣,企盼著這個時刻的到來。當時從台灣趕來參加的周啟超(洪文萃)、李宗德(吳淑美)、張哲壽(汪靜萍)和陳進旺(張慧娟)在同學會結束一回到台灣,幾乎沒有絲毫休息,立刻投入工作,一星期後(4/22)便召開了五十周年畢業重聚會第一次籌備會。這說明了台灣地區同學們接下了任務,而且也立下軍令狀,決定要將五十周年同學會辦得有聲有色,讓大家永誌難忘!


雖然,周啟超訂下五百人與會高標,但那是「取法乎上,僅得乎中」的策略,最後來了322位,仍然是相當可觀的數字。不管怎麼說,台灣的籌備同學做到了;不但散居五湖四海能來的儘量趕來,遠在澳洲的王亞春老師、在桃園八德榮民安養中心的沈文瑞教官,也都趕來了。王亞春老師更發揮當年上課的認真本色,依舊誨人不倦侃侃長談,並且詩興大發,為本次同學會增色不少。


幾十位籌備會的同學和嫂子們投下兩年時光,數十次的開會:會前會、大小會、籌備會,還有無數的個別接觸和磋商,討論的內容巨細糜遺,就怕什麼地方疏漏了,不周到了,到了籌備事項要一一執行落實之時,多少人力時間花在實務和運作上,而且最後一天晚會許博允更拿出台灣最好的表演壓軸,也算是同學會中絕無僅有的一個紀錄。


在此,我要向所有參與籌備工作的同學和嫂子們,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,更有每周舉辦徒步登山活動的千歲隊,發揮了強力膠凝聚同學的功能,讓畢業五十年的老同學們,熱情而愉快的聚在一起,那怕有的只能短暫的參加一天中的餐敘言歡,在我們望七之年實在還真是不容易呢!在那一刻,個人的成敗都褪去,只有當年的紅樓一隅,沙漠操場的一角,美國新聞處的圖書館,牯嶺街的舊書攤,植物園荷塘的天光雲影,才又回到我們追憶的內容和話題。


雖然已經是接近十全十美了,但是同學會後歸來,我個人總覺得還欠缺點什麼,好像在畢業之後重聚之前缺失了一些連結,那一片依舊空白泛黃的日子裡,缺失了與會同學的各別故事來彩繪填補,那是我亟想聆聽的;五十年來,我們一個個是怎麼走過來的?你的兒女呢?是否如顧忠光般的光采?沒來的同學們,有沒有人知道他們的情況?能不能說一下,讓大家分享老友的一點一滴?往生的同學和他們的夫人呢?能否像陳永宗那麼熱情和姚幸也的遺眷在大會那天還聯絡通話?傳達我們真挚的問候?我真希望這些空白,可以藉著同學會去填補,去串流,畢竟我們關心的更是故人總總,是否別來無恙?那怕幾張發黃的舊照片,就可勾起一段無限懷想。在這一點上,八班項斯立的痴心真情震憾了我,這次同學會他帶來了珍藏的初、高中同學紀念冊、相簿、留言冊,連小學的都帶了來,他是如此寶貝著,他說若是房子失火了,第一抱著走的便是這堆寶貝!


面對未來兩年一聚,乃至六十周年、七十周年的同學會,我有無比的期待。我們仍有失聯的同學,要持續的去尋找,希望他們歸隊,還有未曾參加過重聚的同學,希望下一次他們能來參加。透過今天便捷的網絡系統,祝開景創建維護的寶貴資料檔案網頁,加強同學之間的聯繫是完全可能的,不是嗎?

我看到籌辦同學會的辛苦,但我也深信在過去兩年中,台灣地區同學們從無私奉獻的團隊工作中,都見証了建中的駱駝精神-堅忍不拔,一步一腳印的繼續走下去! (休斯頓,5/9/2012)

